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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鳥》是日本漫畫大師手塚治虫臨終前的未完成作品，被漫畫
迷們奉為經典中的經典。作品由12個發生在不同時空的故事組成，講
述傳說中不死的火之鳥在一次次輪迴重生中，冷眼旁觀了人類的自私
與貪婪，手塚則借由故事表達出對人類及世界凝重又深邃的思考。

「這個漫畫其實橫跨了20多年，由構思到出來，寫到手塚離開這個
世界都還沒有寫完。這個故事是他事業上經歷一次低潮之後的產物。
之前因為漫畫受歡迎，手塚曾經投資拍攝自己的漫畫故事，結果導致
破產，更欠下巨債，要靠畫漫畫還債。我想，他在這個過程中看到社
會的殘酷性，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寬容與不理解。在他低潮的時候，
他的作品都有些陰暗，比如說《MW》裡的毒氣殺人等。《火之鳥》
呢，可能是他過了這個低潮，悟到一些東西了，就像《佛陀》也是這
樣的創作，我想他心目中都想導人向善。」陳永泉說。

小故事　大意義
說起來，陳永泉與《火之鳥》很是有些緣分。2004年，中英劇團就

曾邀請他執導一休編劇的《火之鳥》。當時的劇作，雖與漫畫同名，
但其實是攫取了火之鳥這一形象與大概含義，重新發展出一個原創故
事。到了今年，陳永泉自編自導《八百比丘尼》，才真的是回歸手
塚，把漫畫故事直現舞台。

《八百比丘尼》的故事改編自《火之鳥》的「異形篇」。故事講述
一心想要恢復女兒身的左近介，為了不讓八百比丘尼救活身患絕症的
殘暴父親，在滂沱雨夜來到蓬萊寺刺殺八百比丘尼，卻沒想到自己就
此受困其中。空間失序，時間逆轉，原來被她殺死的八百比丘尼竟然
是⋯⋯

陳永泉說，他自己就是手塚迷，小時候最喜歡看《怪醫秦博士》與
《小飛俠》，直到因為創作原因去細讀《火之鳥》和《佛陀》，才發現
手塚筆下故事的嚴謹，令改編者肅然起敬。「寫劇本的時候，第一稿
我寫了23個分場，現在刪減到16場。手塚的故事很嚴謹，他的自傳中
也說過，他畫漫畫前，是先寫文本/劇本，然後再加圖畫。我改編的
時候，本來想加入自己想要表達的信息，卻發現整件事情會變得很複
雜，要兜一個大圈才能再回到原來的故事線中，反而顯得節外生枝和
多餘。」

在原著的12個故事中，有了火之鳥的前後貫穿，才更能看到手塚對
人類循環惡行及貪婪本性的思考。《八百比丘尼》只是其中一個小片
段的截取，陳永泉為了突顯漫畫中的整體性，利用舞台上的投影，將
現代人的暴力影像加入古裝的故事中，也將故事內容與現代人的生活
拉近。

這次香港的改編，也頗得手塚代理人的看重，他更會專程飛到香港
看演出，陳永泉直呼「壓力巨大」，不過也正好可以交流一番。

漫畫手法　演繹禪味
其實，早前看到《八百比丘尼》的宣傳單張，漫畫感十足的設計風

格讓我以為是上演手塚的動畫。走近瞄到演出CAST，才驚覺是一舞
台作品，當下有些失落之餘又疑竇叢生：《火之鳥》哦，手塚哦，怎
麼在舞台上演得出那種禪味又讓人不覺「硬銷」，不覺「突兀」？

這天在排練場中，看到兩位女演員正好上演蓬萊寺中的刺殺戲。一
個是女扮男裝的將軍家少主，一個是相傳能治百病、已生存了800年
的比丘尼，一來一去幾句台詞滲出陣陣禪味，身體與空間的互動則勾
畫出現場的緊張感。

「其實漫畫的主題是重，但它本身也有幽默性。裡面有一個場面，
一個將軍被人包圍，有人叫人幫忙時居然說：『快去打電話』，這個
是古裝戲來的哦。又比如，戲後半截有些妖怪出來，但在漫畫中，這
些妖怪中居然有一個是星球大戰中的黑武士。手塚有很多幽默的地
方，他知道如果硬銷一些信息其實是不好玩的，要讓別人能夠抽身出
來、不要太投入在故事中。電話和黑武士都是把觀眾拉到自己的現實
生活中。在演繹的時候演員也要有很人性化的演繹，也有一些卡通化
的演繹。」

卡通化？手塚的漫畫中，人物一驚慌，時常變成豬仔跳起，實在很
想看陳永泉怎麼處理，才能好笑之餘又不破壞那陣陣禪味。

時間：1月14至15日　晚上8時
1月16日 下午3時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票價：$180，$120
查詢：2268 7325（康文署）

9359 9003（Pop Theatre）

八百比丘尼

把漫畫作品搬上舞台，布景設計怎麼處理
也很令人好奇。2004年的《火之鳥》和今年
的《八百比丘尼》舞台設計都由曾文通操
刀，他這樣比較這兩個作品：

「2004年中英劇團的《火之鳥》在香港文
化中心劇場演出。以木條子圍成的舞台空間
形成一個祭祀式舞台，顏色與質感都回歸原
始。舞台中央以一木柱從地面一直伸到劇場
的頂端，把天和地連接，在整個戲中象徵時
間，所謂立竿見影，隨 光影變化和移動，
見證 時間的流逝。四面觀眾形成四個出入
口，是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演員從四個方位
進出再歸於中點，恍如一個祭祀的匯聚點。」

「至於這次《八百比丘尼》的舞台富有東
方味道，以原色圓形木板斜台和竹子構成主

演區。這次設計強調原著中的日本元素，希
望以舞台造型，把觀眾帶回當時的時空。

『枯山水』是整個戲的象徵，它是日本寺廟內
的景觀，枯山水的沙和石把自然界的定律置
於其中，日本僧侶以它來作靜心。這次的舞
台空間就以枯山水把主演區和觀眾席分隔。
觀眾必須透過『靜止』的枯山水才能看到舞
台『流動』的演出。它是整個舞台設計的核
心，給觀眾空間去意會演出以外的意境。」

陳永泉也覺得「枯山水」是這次舞台的點
睛之筆。「我想逼觀眾去看那枯山水，戲裡
的左近介在寺中經歷自我的轉變時也會注視

枯山水。」
左近介越過「枯山水」才出得了荒島，就好

像跨過了自己的執念；台下的觀眾又如何？

逼觀眾在戲院中參禪

最近，筆者「瘋狂惡補」手塚治虫的經典漫畫《怪醫秦博士》。向來不喜歡短篇故事的我居然對它欲

罷不能，原因大概是裡面的每個小故事都溫暖人心，讓人深覺作者對人間的寬容與憐憫。說故事中有

「人性光環」在閃耀，一點不過分。

《火之鳥》大概也是這樣的作品，讓你看盡了人間的醜惡與殘酷，才懂得向往善良與美好。

Pop Theatre最近要將《火之鳥》中〈八百比丘尼〉的小故事搬上舞台，在我看來，是誠意拳拳又難度高高的挑戰，且看編導陳永泉怎

麼令手塚在劇場中活過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Pop Theatr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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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里莊是北京的一個地名，和圓明園、五道口、藍
靛廠、唐家嶺等地名一樣，它們因為聚集文藝青年和

「北漂」而得名。初入北京的外地人，會對他們長期逗
留的某個處所情有獨鍾，他們通過口頭傳播、文藝作
品傳播和媒體傳播等多種形式，強調自己與這個地名
的聯繫，順便解釋自己與這個城市的關係。龐大的城
市因此被分割成無數個帶有濃厚自治特徵的村落，它
們也成為漂泊者的第二個精神故鄉。

「麻雀瓦舍」是北京新興的一處文藝演出場所，有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寓意。冬天的「麻雀瓦舍」
很容易讓文藝青年們產生親切的熟悉感，停留在鄉鎮
級水平的洗手間以及由工廠廠房改裝的舞台所特有的
空曠與冷意，需要充足的青春的溫度才能抵禦。前排
觀眾席上，貼心的男青年一次次從隨身攜帶的超大暖
水杯裡倒出熱水，往身邊女朋友的身體裡添加熱量，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六里莊艷俗生活》已經進行到第
三輪。

戲裡的角色對於六里莊的記憶是相同的，他們來到
六里莊都是在寒冷的冬天，天上飄 鵝毛般的大雪，
或許只有這樣的環境，才符合他們是「人生失敗者」
的身份，一個自欺欺人過上「夢幻無痛」生活的說書
人，一個失去愛情的浪蕩子和他那條叫「老王」的

狗，一個迎合城市惡俗消費但卻屢
遭厄運的生意人，一個自視為來自
30億年前身份為草履蟲的妄想症患
者，他們來到六里莊，卻不甘心默
默無聞地生活，仍然囔囔 要改變
世界。

六里莊的人們身上印 清晰的時
代傷痕，「改變世界」這句話不少
於20多次出現於戲裡，曾經的搖滾
青年崔健唱過，「不是我不明白，
這世界變化快」，蘇芮也曾唱過，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
了我和你」，個人在世界面前的渺
小已成這個時代的常識，六里莊的
人們要改變世界的想法也只能停留
在口頭上和想像中，因為他們集體
活在過去，活在那個只允許歌頌和
諧強盛的大唐，而眾所周知歷史是無法被改變的，六
里莊的人們對現實的不滿，也只能靠消解崇高、躲避
鋒芒、近乎自虐式的方式來進行宣洩和排解。

《六里莊艷俗生活》是一部無法歸類的作品，雖然
宣傳單上印 「相聲劇」的字樣。它是近年來網絡段

子寫作走到極致化之後的一個產
品，每一段台詞都打磨得像一柄精
緻閃亮的匕首，閃爍 語言的魅力
和表達的智慧，全劇有 天馬行空
的想像力和巨大的信息量，讓人讚
歎劇本創作者貫穿古今、精練吏
事、擒縱自如的寫作能力。比語言
藝術和舞台藝術更值得一提的是它
的文本價值，它的文本是在畸形文
化土壤中生長出的一朵奇葩，它把
獨立於傳統之外的第二套語言體系
已經搭造建設完畢，在這個語言體
系裡，到處都是暗語，但誰又都能
聽得明白。

《六里莊艷俗生活》注定是戲劇
市場裡的少數派，它是曾經和現在
生活在六里莊以及類似地界中的文

藝青年們的福音，他們通過秘密電台、口口傳播的方
式聚集，一起回到唐朝共話「秦時明月」。在孤獨淒冷
的六里莊，他們用「耍流氓」來掩飾自己的純情面
孔，用「醉生夢死」抵擋內心的千瘡百孔，而他們試
圖改變的世界，車輪依然滾滾向前。

鄧樹榮《後代》散場時，在觀眾席上遇見多時未見的舊
識，朋友被《後代》感動得淚流滿面，還羞赧地說：「我
最唔得 家庭 ，一講親情我就忍唔住感動到喊啦！」鐵
石心腸如我者心中冒起一陣荒謬感，全因為對於《後代》
中被重複最多的「家」，乃是一處沒完沒了把人撕碎的修羅
場─鄧樹榮《後代》所盛載的並不盡然是「愛」和「親
情」，更大程度上是一系列以「家」、「宗族」為名義的

「殘酷」、「傷害」和「錯置」。　　　　　　
鄧樹榮《後代》把故事背景設置在新加坡，除了跟從原

著小說故事的發生所在之外，另一方面，相信鄧樹榮亦考
慮到「華僑最緊守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質，把新加坡視
為九十年代社會中「傳宗接代」與「同性戀性取向」矛盾
激化的大佈景。換句話說，把《後代》的故事放置在一個
不甚傳統或相對開放的家庭中，是沒有效果的。《後代》
就是偏偏要把林家三代單傳的男丁阿海，描繪為一個患上
愛滋病的男同性戀者，才把全劇壓迫感推到極致。林母在
當中赫然就是象徵 「傳統」和「倫理」的人物。

鄧樹榮《後代》從一開場便安排居家的林母，如同所有
不討好的年邁母親形象，嘮嘮叨叨說小兒子老是不結婚，
又要搶 給還沒影兒的男孫取名字。《後代》中所謂的族
譜、家史、家鄉、宗族、叔伯、家書、石碑、百衲被等物
件／陳述／概念的出現，為劇中一切衝突鋪墊出壓抑和壓
力的泉源。在林母呢喃聲中，阿海的兩個姐姐阿珍、阿鳳
加入回憶陣營，加強家族「重男輕女」的份量，強調家裡
為了培育家族唯一的男丁，大姐選擇不結婚供養家庭，二
姐差點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凡此種種皆為弟弟阿海的「家
族使命」、「倫理責任」蒙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有趣的是，鄧樹榮《後代》在「講述」和「表演」一個
「家庭倫理劇」之時，在該劇的前中後段，分別採取了迥然
不同的「說故事」策略。承上文所述，《後代》前半段以
典型戲劇形式，讓林氏三母女先後道出飄洋過海的家史和
三人「不完整」的人生，包括林母年輕守寡、大姐摽梅已
過尚在獨身中、二姐失婚後帶 兒子回娘家等等。然而，

《後代》的中段則搬演了鄧樹榮在《泰特斯2.0》的舞台表演
形式─《泰特斯2.0》師法中西傳統敘事手法「說書」，讓
演員們當眾穿上黑色緊身「戲服」，再在台上面向觀眾輪番
講述《泰特斯》的故事─這種「說書」的敘事手法，在

《後代》則讓母女三人細節化道出家史和家庭生活的點滴。
原來過去林母的大兒子夭折和叔伯絕嗣，才使得弟弟阿海
的傳宗接代如斯「任重道遠」。

這種「說書」的敘事手法，是《泰特斯2.0》中最為人津
津樂道的表演形式之一。除了脫出傳統戲劇表演方式，亦
營造出一層疏離效果，令觀眾可以排除一切蕪雜因素咀
嚼種種情節。鄧樹榮在《後代》故技重施，家史的追
述卻變得重複拖曳，即如大伯娘生前如何疼惜林母夭折了
的大兒子，林母一直死慳死抵卻要金錢援助夫家家鄉的族
人等等。種種千絲萬縷的關係一瀉而下，使得鄧樹榮《後
代》流於「想當年」，觀眾除了愈看林母愈覺得像自己喋喋
不休的母親或老妻外，相對無助於把《後代》想要講述的

「傳宗接代」與「同性戀性取向」的矛盾張力推至更深更寬
廣的思考層次。

末段，鄧樹榮《後代》採取「播放黑白電影」的策略再
接再厲「講故事」。首先安排了身穿便服的林氏母女分別坐
在廳中的三個方向，林母在台左抱 百衲被，大姐在台右
吹 電風扇，二姐則在舞台較後的沙發上躺 。三人凝定
不動的同時，熒幕投影了《後代》的「黑白電影」部分，
實地拍攝了搬進現代化家居中的母女和姐妹對話，揭示出
三代單傳的男丁阿海原為男同性戀者的真相，阿海更馬上
就要搬離家庭方便照顧患上愛滋病的愛人；姐姐同時也大
爆當年差點嫁到馬來西亞去的秘密；作為《後代》的經典
場面，當然也包括林母一而再抱怨兒子女兒不結婚的絕世
梵音。

鄧樹榮《後代》「黑白電影」其實是一種插敘形式，把平
日母女都不宣之於口的種種前因後果大書特書，產生「大
爆發」的戲劇效果。可惜，林母抱怨之辭再度登場，令人
對被《後代》的悲劇色彩所撼動的程度大減。觀眾恐怕不
會認為林母的「事與願違」有多可惜，關鍵是「事與願違」
的「願」（阿海結婚生子），在《後代》中被表現得特別盲
目無知荒誕可笑。說穿了，目前《後代》的「簡約」處
理，變相讓《後代》的故事呈現形式如同「是但台」的翡
翠劇場，林母就像電視劇《大時代》的丁蟹─彷彿《後
代》一切悲劇只是源於一個壞人（或一個好心做壞事的人）
的盲動，而不幸摧毀了其他劇中人的人生。

撇開《後代》前中後三種表演形式的得失不談，鄧樹榮
《後代》令我特別感興趣的，其實是男同性戀者阿海根本從
未出場。《後代》一切背景情節細節，都是由三個婚姻狀
況「有缺陷」（守寡、剩女、失婚）的女人來講述，三代單
傳男丁阿海的矜貴和重要性，完全由三母女的聲音所決
定。關鍵是三母女的身份認同都建立在「家庭」的同時，
阿海的身份認同卻建立在「自我」和「愛情」。觀眾不善忘
的話，自然便會記得阿海的愛人叫River，意味 河與海根
本是水乳交融的一對，只是倫理與愛情的兩難逼得阿海掙
扎為難。

這樣看來，我倒以為《後代》結局的黑色幽默確為神來
之筆，「愛」（母愛、親情）將我們撕開，也將阿海撕開
─阿海把自己的精子留給家庭，三母女大可「自行配種」
了事─這不也正正是城中富豪「未婚生子」的驚世抉擇
嗎？！

著名男高音莫華倫與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葉詠詩兩
位星級大師歷史性地同台演出，聯同香港小交響樂團及特
別嘉賓絲維勒（Sabina Cvilak）將於《為音樂高歌》音樂會
中演繹多首歌劇中的著名詠嘆調和二重唱。精彩節目包括

《蝴蝶夫人》、《托斯卡》、《夢斷城西》、《命運的力量》、
《波希米亞生涯》等歌劇中膾炙人口的樂曲，首首聽出耳
油。
時間：1月28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票價：$380，$280，$180，$120
查詢：28363336／info@hksinfonietta.org   

葉詠詩聯手莫華倫
一起「為音樂高歌」

愛將我們撕開──《後代》

文：韓浩月@北京

六里莊的青年們還能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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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
最近，筆者「瘋狂惡補」手塚治虫的經典漫畫《怪醫秦博士》。向來不喜歡短篇故事的我居然對它欲

罷不能，原因大概是裡面的每個小故事都溫暖人心，讓人深覺作者對人間的寬容與憐憫。說故事中有

「人性光環」在閃耀，一點不過分。

《火之鳥》大概也是這樣的作品，讓你看盡了人間的醜惡與殘酷，才懂得向往善良與美好。

Pop Theatre最近要將《火之鳥》中〈八百比丘尼〉的小故事搬上舞台，在我看來，是誠意拳拳又難度高高的挑戰，且看編導陳永泉怎

麼令手塚在劇場中活過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Pop Theatre提供


